
一、世界主义：建构空间的地理想象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当前跨学科共同

关注的一个前沿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在公元前

四世纪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学派（Cynics）阐述了世界

主义的概念，也就是“宇宙公民”（citizen of the

cosmos），即每个公民都应从属于众多社会中的一个

特定社会，特别是第欧根尼（Diogenes）的“世界公

民”思想，即他自己宣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到

古罗马时期，一些禁欲主义者借用并完善了犬儒主

义学派的思想。到中世纪，意大利作家但丁在《论

世界帝国》中讲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这时期部

分基督教传教士也提出了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一

些看法，在他们的眼里，所有人都同等重要，人与人

不存在种族、等级以及性别差异。

到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有关“国际联盟”和《永久和平论》

等相关的著述发表，世界主义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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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在世界主义思想发

展演变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是承接古希腊犬儒主义学派世界主义和当代世

界主义思想的重要桥梁。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

尔泰也谈到了世界主义思想，他主张言论自由和人

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提倡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

容的态度。他强调自我对他者承担着义务，这些义

务涉及的范畴远远超越了亲戚关系和共同的公民

责任。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写出了两部经典之作：《正义

论》和《万民法》，并提出了他的正义原则思想。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提出了“世

界文学”的概念，而且他的“世界文学”概念表现出

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强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

性，因为文化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

础，保护文化多样，发展先进文化，对推动和促进可

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世界

主义再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理论

话题。而且新世界主义意义更为复杂，是对各个时

期世界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发扬其理想主义

精神的同时，也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各种复

杂问题进行现实思考，成为一种基于现实、着眼未

来的思想。本论文通过解读阿库乌雾旅行文学《凯

欧蒂神迹》中世界主义的大同世界思想，并通过当

代世界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解读阿库乌雾的文化诗

学。从当代世界主义这一视角来审视阿库乌雾的

文学作品，既有助于拓展世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

当代世界主义的历史维度，也能展示出世界少数族

裔文学批评对于当代世界主义理论探讨的重要意

义。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经典旅行文学作品，《凯

欧蒂神迹》是具有世界意义（普世价值）的，它不仅

关注美国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而且诗人还关注了美

国其他少数族裔的生命存在状态。诗人所追求的

不是个人的、民族的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和利益。诗人所追求的世界主义思想是一种普遍

主义的价值观。

二、诗性空间：他者存在的肯定

“作为一种规范理念，世界主义认为，个人是道

德关切的终极单元，有资格获得平等的关切，不过

他们的民族身份（nationality）和公民身份如何。从

世界主义的角度看，正义原则应当超越民族身份和

公民身份，应当平等地应用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

上的所有人。总之，世界主义正义是一种没有国界

的正义。”[1]1他们对那些他们并不知道、也不亲近的

人负有责任，他们关注这些陌生人的生活，当然，世

界主义既要给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定一些原则

性的限制，又同时不排斥一些特殊主义的想法或理

念。诗人通过《凯欧蒂神迹》阐述了自己的世界主

义思想，诗人的这种思想具有人道主义。诗人通过

诗歌关注了美国少数族裔的生存状况，肯定他们的

族群文明以及他们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诗人通过诗意的想象空间来肯定美国印第安

人文明以及他们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这种“想象

的空间领域刺激了一种位置转变的诗学，也就是通

过伸长、缩短和定义物理界限来训练想象。运用空

间特性，个人能够确定自己在不同社会文化领域中

的地位，无论是在家庭、社区、自然之中，还是在宇

宙之内。想象的空间领域决定身份的形成、个性的

整合以及地域和文化的神圣边界，也就是说人的自

我身份不是一个固定的和孤立的实体，它一旦得以

形成之后，就进入这个世界，并根据预先安排好的

动机和意图行动。因此，运用空间想象建立范例、

描绘地图，以引导个人适应环境，同样切合实际而

又意义重大。”[2]80-81诗人通过这种空间（博物馆）想象

方式，肯定了美国印第安原住民文明。在《石头的

文明》中诗人写道：“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图谱/石箭、

石笛、石烟斗/不屈不挠的印第安祖先/用北美大陆

的石头/开创了人类文明。”[3]26

在《印第安“四姐妹”》中诗人还肯定了古老的

美国印第安为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数千年前的

北美大地/有千千万万个物种/印第安先民接受神示/

首先选择了四种——/玉米、南瓜、向日葵和烟叶/他

们用锋利的石器/捕杀猎物的同时/意外发现南瓜和

玉米/不仅可以养活自己的后代/向日葵是他们表达

爱情的花朵/烟叶是他们与神灵对话的方式/在

北美大陆行走/一定要小心翼翼/随时随地要警

惕自己/不要踩伤印第安祖先的亡灵/不要轻易

忘却古印第安人/为人类培育了/神奇美丽的——

‘Four Sisters’。”[3]28诗中的“玉米”和“南瓜”代表印第

安物质文明，“向日葵”和“烟叶”代表印第安精神文

化，当然，印第安“四姐妹”象征着人类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只有满足

人类“两个文明”的需求，人类才能过上舒适的生

活，世界才得以和平，所以她们是古老的印第安人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成果的结晶。

“温和的世界主义者对于价值的来源持一种多

元主义的态度，承认某些非世界主义的原则、目标

和价值也具有终极的道德价值。”[1]13他们认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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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之间存在差异，不同族群可以相互学习，不希

望所有人或社会都遵循相关的生活方式或政治意

识形态。诗人以开放的视角看待世界，关注他者。

诗人尊重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就是既尊重差异（有

差异的平等），也尊重真实的共性，所以每个族群都

承担着义务，这些义务就是传承创新本族文化，这

些差异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族群之间相互学习的

空间。在《差异教育》中诗人写到：“哥伦布黑人文

化中心/办有一所学校/专门供非洲裔孩子/在这里免

费读小学/校长告诉我/孩子们在这里/接受各种训

练/通过多种教学手段/让他们从小了解/非洲的传统

文化/和黑人祖先的经历/记住自己的文化根

脉。”[3]184非洲裔美国人的这种特殊教育是非洲裔美

国人不可剥离的自身权利，不可以被取消或被剥

夺。他们通过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来传承自己种

族文明，而非洲裔美国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

保持纯真性的教育之下，他们将这种具有典型民族

特点、现代化的教育观念扩展开来，让这种教育观

念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诗人通过寓言式的叙事方式，肯定了美国阿密

苏人文明，同时反思这种地域文化的自身遭遇，包

括诗人自己的母语文明。诗人的这种叙事风格与

神话有一定的共同性，那种隐喻的语言，和声共鸣

的表达方式，寓言的效果。诗人所关注的地域世界

是由语言构成的，诗人在《阿密苏人》中写到：“女人

拿黑布遮脸/男人以草帽盖头/当美国人以混血为荣

时/他们却严格实行族内婚/子孙的血缘越来越纯正/

上帝在梦中指示的路/却越走越窄/世居金沙江流域

的诺苏人/没有漂洋过海的经历/没有笃信上帝的信

仰/可族人的命运/却与阿密苏人/惊人的相似”[3]40。

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自我审视(反思自己种族文

明)是通过换位（translocation）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

换位方式也是诗人的一种自我身份探索，诗人从不

同的角度对其加以探究，思考阿密苏人和诺苏人的

未来想象和道德想象，特别是这两个族群的道德想

象或现实自我遭遇。所有族群都应该享有同等的

道德价值，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因为每个族群都

有她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她们会以不同的生活体验

方式，记录自己族群的生命体验，最终都会为人类

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诗性政治：同情他者的遭遇

诗歌成为我们每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

式，诗歌能够本真地反映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

趣，此形式的艺术意义在于，它赋予处于一切生活

之外，并超越一切生活的本质以生活的丰富性。在

诗歌《黑色无罪》中诗人写到：黎明从黑夜中诞生/种

子从黑土中萌芽/黑色是世界的底色/黑色无罪/但上

帝有罪。由自然的诞生（黎明）、生长（种子）、夜晚

（黑色）以及上帝（永恒），时间的循环回归构成了一

种新的叙事方式，诗人通过这种叙事方式将现实世

界变成了一个内部和谐的理想世界，“它指的是一

种注定为恒定不变的东西”。

诗人还批评了种族主义思想或民族优越感

（ethnocentrism），诗人的这种正义原则已超越了民

族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诗人最终关注的是人类社

会道德的原则。在美国奴隶历史上，非洲裔美国人

被白人奴役了三百多年时间，白人奴隶主通过这种

罪恶的肤色观念来确认他们的主体性，他们的自我

意识的获得必须得依靠黑人奴隶的存在，白人奴隶

主有了相对照的形象，不管从肤色上，还是从其他

一切的东西，这样使白人奴隶主显示自己的主体

性。白人对黑人的残酷统治方式，使黑人理所当然

地成为白人属下的“他者”，是一种强加，是一种白

人优等文明来压制黑人文化。

诗人在肯定美国少数族裔文明价值的同时也

在反思自己族群文明，对照他者的处境，对自我身

份的确认有了深刻的体认，所以诗人的身份一直都

在变化（受到多民族文化的影响），有时作为一名人

类和平战士代替他们言说，有时代表少数族裔重新

塑造自我形象。在《印第安斧头》中诗人写到：“印

第安人曾经用于/战场上拼杀的武器/今天，已成为

文明的遗物/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供人们赏玩历史/

一头是锋利的斧刃/一头却是精致的烟斗/斧槟就是

特殊的烟杆/看到如此奇异的斧头/我对印第安人的

心灵/有了更深的领悟。”[3]168诗人为印第安人感到很

惋惜，本来他们拥有自己的文明体系，由于美国历

史的复杂性，有关印第安原住民文明的东西基本上

已变成博物馆的文物，他们成为了世界游客的纪念

品，他们成为了边缘中的边缘，他们再也没有能力

重新建构自己的民族历史，最终消失在人类发展历

程之中。

在诗集《凯欧蒂神迹》中，诗人的世界主义表现

为对人类普遍人性和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诗

人从他者立场表述方式肯定了美国印第安文明以

及他们的历史遭遇，探讨美国印第安民族历史、民

族精神以及他们的神话传说，同时诗人也在关注美

国印第安文化与中国彝族文化的相似文化记忆（共

同性）。正如诗人所言：“由于我自身特有的少数族

裔文化身份，在亲身面对现代印第安文化之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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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认真学习和了解古印第安文明的历史遭遇，再结

合呈现在我眼前的文化现状，然后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地思考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生

命，在比较自由地往返于古今中外不同文明中来思

考全球弱势文化，包括原住民文化的共同命运，来

思考人类文明的规律性和普世性价值。”[3]314诗人在

《死给鹿》中，“鹿”代表弱者、边缘群体、没有话语权

力者、绝对他者等。在彝族传统文化中，“死给”是

一种话语，是弱者对强者的最好的惩罚方式，也是

一种保护自我尊严的生命哲学。所以“鹿”们采取

极端方式来对抗他者话语体系，它们以这种对抗方

式来论证弱者的生命观和世界观。正如诗人所言：

“在这首诗中，死给的主人公变成了鹿，这一方面说

明了后工业时代中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另一方面

也深刻地展示了现代化的不近人情。与其在现代

化文明的冲击下艰难存活，不如勇敢地选择死亡作

为最后的反击；既然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

运，那就自由地选择死亡的方式！于是，鹿子们被

汽车碾压的躯体，以及沾染在高速公路上的红色鲜

血，有力地声讨了人类的现代化对自然生灵的戕

害。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视死如归的自杀现象，与

现实相呼应的是人类弱势群体的极端控诉 ，同时也

展现了生命游戏中最为尖锐和悲凉的结局。”

在这本诗集中，诗人经常写到印第安人所崇拜

的万能神“凯欧蒂”（Coyote）形象来讽刺白人殖民

者，如诗人所言：“几百年来，印第安人遭到了最残

酷的迫害，面对毫无人性的强权和侵略，他们不得

不委曲求全，在艰难中求生存，并只能以自我调剂

的方式来换取精神上的一丝慰藉。与此同时，我们

不得不反思，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人类终究会走

向何方？多少年后，当北美走向混血时代，谁是文

明之躯？谁又是野蛮之属？而在任何时候，弱者的

选择往往更能凸显人性的复杂 ”。在《明尼苏达的

月夜》中，诗人把美国印第安原住民文明比作“一个

永远含着泪水入睡的婴儿”。而“婴儿”代表弱者或

弱势群体，她无法为自己言说，只能让强者任人宰

割。诗人通过这种象征的方式来谴责、反思白人殖

民者给印第安原住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灾难。

在《印第安蛇雕》中，诗人赞美了印第安原住民

蛇图腾文化，蛇是印第安人死者的保护神，也是古

老印第安河流文明的象征，然而，蛇雕最终成为一

种博物（民族文化记忆），而且没有生命力。它既是

古老印第安人死亡哲学的核心理念，也是他们的族

群文化记忆的表征方式。诗人在《吉祥的乌鸦》中，

通过象征的方式讲到了古老印第安人的历史遭遇，

他们原先从北美大陆的主人变成了绝对的他者，成

为了欧洲白人的“猎物”。诗人试图为美国印第安

原住民还原历史，他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浓厚的人

文情怀，给读者展示出了古老印第安人的生存境

况。诗人通过反讽的这种方式，借用“乌鸦”形象来

谴责、评判外来殖民者，特别是欧洲白人，他们最初

来到北美大陆时，扮演着可怜兮兮的样子，善良的

古老印第安人通过很多方式帮助这些外来者，后

来，白人外来者们吃饱喝足后用欧洲带来的现代科

技武器大屠杀印第安人，最终，印第安人被赶出自

己的家园来到了北美荒无人烟而且土地贫瘠的山

坡上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诗歌《Chief

Joseph的祈祷》中诗人揭露了欧洲白人所犯下的滔

天罪行，诉说了古老印第安人遭遇。诗人希望人类

吸取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重新建构一个理想的大

同世界，正如诗人所言：“让我们做自由人吧！/——

让我们自由旅行/自由居住/自由劳动/自由经商/自

由选择教师/自由地信仰我们/父辈们信仰的宗教/自

由思考/自由交谈/自由行动吧！/我们服从每一条法

律/服从每一种刑罚/——我衷心地希望/上帝再也听

不到/人们痛苦的呻吟/天下人都成为一家人！”[3]156

四、肤色共同体：走向世界主义的大同世界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陆文学界开始

学习接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创造了很多具有人类

普世价值的经典之作，包括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走向世界，汇入了世界文学

潮流之中，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彝

族当代诗人阿库乌雾也一样，诗人学习西方现代文

学思潮为自己所用，诗人写了很多有关彝族、美国印

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华裔、美国阿密苏人、日

本原住民阿依奴人、白人等族群的经典文学作品，这

些作品都具有普世价值。诗人的大同世界是不同肤

色的种族没有必要放弃自己族群有关的一切东西，

照样可以和其他种族和平共处。诗人的这种思想超

越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狭隘

的胸怀和视野，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当然，在

《凯欧蒂神迹》中，诗人强调了“爱国主义”“民族主

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都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可以

协调共存，所以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种族的人们都

完全可以和谐共处，互相学习。

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欧蒂神迹》是一部多元文

化或现代性的产物。在《肤色的荣辱》中，诗人强调

多民族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而且诗人也强调各族群

差异性的存在，即“自从天神将着色的种子/撒向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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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的大地/一只千年的怪兽/始终作祟人类的历史/无

论被虎豹袭击/无论被毒箭射穿/无论染上致命的恶

疾/无论遭遇岁月的风蚀/依然百花争艳/依然枯荣自

如/北美大地是个调色板/红白黑黄诸色在这里/都有

自己荣辱的涂抹。”[3]224诗人借用戏仿（parody）的这

种文学创作方式来凸显差异或不调和的人类生存

境况和人道主义思想。在诗歌《四色符》中，诗人通

过印第安原住民颜色文化“Four Colors（红、黄、黑、

白）”强调不同种族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不管他

们是有色人种还是白种人，他们都是人类的一份

子，就像古老印第安人最早确认“东、南、西、北四个

方位”，他们都很重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

个族群是单独存在的，当然，每个族群都有独特的

存在方式。在《绿色的家园》中，诗人描述了美国俄

亥俄“红白黑黄”各色人种或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

绿色家园。在《五月鲜花节》中诗人写到：“……印

第安人和黑人/墨西哥人和苗人/印度人和各类亚裔/

穿插于游行队伍中/十分醒目/犹如奇花异草/丰富了

这座城市的色彩。”[3]212因此，诗人试图通过诗歌建构

自己的文化共生共荣的价值观以及肤色共同体的

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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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有着较强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昌的历史有

着积极的作用。

六、结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胡薇元调涪陵牧，后

历任资阳、开县、华阳等地，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归

蜀。虽然胡薇元在西昌任县令仅短短的五年时间，

但其为西昌社会的稳定、民风的淳朴、教育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历史功绩不应被泯灭，其诗

文词曲的创作也应当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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